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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1904-1987）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神话研究者。

他认为神话的意义是象征性的，而且神话的象

征意义是心理上的。《千面英雄》是他的第一

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运用心理学的解释方

法，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选取了大量的神话

素材，试图证明世界各地的英雄神话都是类似

的，通过分析研究，发现了其背后统一的英雄

冒险模式，即：分离—传授奥秘—归来，“英

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险，进入超自然奇

迹的领域，他在那儿遭遇到奇幻的力量，并赢

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历险带着

给予同胞恩赐的力量回来。”（引自《千面英

雄》，张承谟译，P24）他吸收了弗洛伊德和

荣格等心理学家的理论，把神话同人类的潜意

识联系起来。同时，他将英雄神话同人在意识

层面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认识联系了起来。

一、“分离—传授奥秘—归来”

与宗教领袖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坎贝尔的英雄神话理

论，对于我们领悟宗教领袖，尤其是某些宗教

创始人的“魅力”，即他们为何能够让千百万

民众如醉如痴的追随和崇拜，他们到底在民众

心底唤醒了什么，特别有助益。这种“英雄”

的“魅力”，不仅见之于许多传统宗教，而

且在许多新兴宗教的创始人身上，也可以看

到“英雄”的现代版本。

传统宗教创始人佛陀、基督和穆罕默

德，他们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经过数百

年的历史演变，他们自身的个性特征已被纯

粹神话的气氛所淹没。历史上的他们既不是

被人们请上神坛，天天烧香供奉的丈八金

身，也不是《西游记》中神通广大、法力无

边、降服子孙的如来佛，他们只是人类文化

史上的先哲圣人。传说中的他们是经过渲染

和神化的。“真正的文化英雄是以神话语言

为传播媒介的。”（引自戴维·利明、埃德

温·贝尔德《神话学》，P107）他们神化的

故事也循着坎贝尔归纳的英雄的冒险模式。

英雄的历险是从失去某些事物，或觉得相较

于社会而言缺少某些东西的人开始，为了发

现新事物，英雄必须离开旧有环境，而去寻

找像种子般的观念，一种能酝酿带来新事物

的观念。在历程中，英雄会遇到有严厉威胁

他的试炼，及超自然的神奇助力。这历程通

常是个循环，有去有回，当英雄探索源头，

仍然必须带着转变生命的价值回归社会，对

社区、国家、地球或宇宙大千世界的更新有

所贡献。

“宗教创始人在活着的时候受到崇拜，

于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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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世之后被神化，似乎除了宗教创始人的个

人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因素之外，还有一种

在群众心中所有的东西在起作用。也就是说，

宗教创始人和他的信众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契

合，用心理学的话来说，信众心中的英雄崇拜

情结被特定的宗教创始人唤醒了。” “在许

多情况下，绝大多数信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

什么英雄崇拜的情结，它是一种潜意识，是一

种集体无意识。可是若没有这种集体无意识，

群众就不会围聚在创教者身边，也不会以他为

中心形成独立教团，更不会形成宗教运动。”

（引自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P173—174）

在传统宗教蓬勃发展的同时，新兴宗教也

大量涌现。一个宗教团体能够发展壮大不仅受

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和宗教团体本身的组

织结构、活动形式、传教特征和信众的心理特

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兴宗教团体中，“教

主如同父亲就是这个团体的一家之主。教主的

个人魅力也是一个促进宗教团体发展壮大的

重要因素。”(引自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

教》，P59)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兴宗教的

创始人大多有着不凡的人生经历，历经磨难，

体验神的启示，然后回归社会。他们之所以具

有让成千上万的民众顶礼膜拜的“魅力”，

多多少少都与他们沿着坎贝尔所说的英雄轨迹

相关，都不同程度的唤起了信众心中的英雄崇

拜情结。例如日本天理教的创始人中山美伎，

她年轻时有着非常痛苦的生活经历，这意味着

英雄冒险旅途的开始。一次契机，出现了关键

性的转折，她陷入“神灵附体”的状态。这时

她带着神的启示，回到人间，创立了天理教。

又例如日本金光教的创始人川手文治郎，韩国

天道教的崔济愚，美国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

艾娣等。“人类崇拜英雄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

了，当人类走入文明社会，甚至走入现代社会

后，原始的生活状况虽然改变了，但几十年甚

至上百万年一代代地积淀在人类心中固化成的

英雄崇拜原型，却依然埋藏在人的心中。一旦

条件成熟，他就会在沉睡中醒来，使人以空前

的热情和忘我的执著，投入英雄崇拜之中。”

(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P173—174)

二、“分离—传授奥秘—归来”

与宗教仪式

坎贝尔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各地

的神话存在普遍模式的原因。在坎贝尔看来，

神话中英雄的每一次出发、冒险、归来模式，

就是现实中人类认识自我模式的体现，他说，

“宗教仪式是表演出来的神话，一个人参加了

仪式，就等于参与了神话，于是，便触发了

他精神中和谐一致的结构与原则。”（引自

《西方神话学论文选》P344,罗伯特·西格尔

的《约·坎贝尔的神话理论》）坎贝尔还将这

个模式看作是成年式的扩大化。神话利用这种

结构，以及巫术等等各种仪式和象征性的活

动，例如各种跨越阈限的仪式，如出生礼、命

名礼、成年礼、婚礼、丧礼，等等，就是想通

过这些方式，使自己的精神与前面那段时期的

生活、态度、爱好，彻底决裂，从而进入新的

阶段，开始新的生活。他认为：“神话和仪式

的主要功能一直是提供把人类精神向前推进的

象征符号来抵消经常出现的、把人类精神拖住

使之无法向前的人类幻想。”（《千面英雄》

P8）正如范根那普（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所说：“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

个群体，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

态，都被看作存在之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人

的一生变成了由一连串有着相似终点和起点的

阶段所组成：出生、社会性的青春期、结婚、

为人父母、提升到更高等级、职业的专门化、

死亡。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有庆典，其根本

目的在于使个人离开一种确定的位置而转入另

一种同样确定的位置。”(菲奥纳·鲍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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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P186)

范根纳普认为通过仪式是伴随着地点、

状态、社会地位、年龄的每一变化而实施的

礼仪，并将所有的仪式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分离—过渡—融合（前阈限—阈限—后

阈限）。在第一个分离的阶段，仪式的行

为象征着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与先前的状态

或位置相分离，也就是“离开了他们以前

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固定位置。”(菲奥

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

敏译,P273)这在净化仪式（穆斯林在进入清

真寺参加集体祈祷之前，先要洗去所有的污

垢。）和削发（和尚出家）这样的仪式中表

现出来。第二个阶段是“过渡或边缘化的阶

段”。个人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之中，

既非此亦非彼，既不具有原来状态的基本特

征，也不具有未来状态的基本特征；“或者

可以把仪式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死亡，这样

就导致了一种新生”。(布林·莫利斯《宗教

人类学》，周国黎译，P345)第三个阶段是

混合或重新聚集，个人已经改变了以前的状

态，达到了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以这个新的

状态重新整合到社会中。禁制的解除、新徽

章的佩戴和圣餐的分享都表明了仪式进程的

这个阶段。

坎贝尔的英雄首要任务就是离开他日常

生活的世界，到达一个未知的世界。这就像

范根纳普所说的仪式的最初分离阶段。“在

原始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所谓跨越阈限

仪式（出生礼、 命名礼、成年礼、婚礼、葬

礼、等等）以其拘泥于形式，而且往往是十

分严峻的断绝关系的典礼为特点，通过这种

典礼使人的精神与抛在后面的那一阶段的态

度、爱好和生活模式彻底决裂。” 

“接下来是一段或长或短的隐居生活，

在这段隐居期间，人们为这位生活的冒险者

表演旨在向他介绍与其新的社会地位相适合

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弗洛伊德曾强调了跨

越人生周期前半部分的阈限（幼儿期和青春

期的阈限）的重要性和困难，认为在这一阶

段我们就像升向天顶的太阳。英雄在未知领

域同巨人、妖怪和野兽相斗，努力跨越那必

须跨越的成年阈限。原始森林中的圣所里主

持考验和成年式的巫医，起着在古时候的神

秘宗教启蒙者或灵魂向导的作用。神话中出

现的圣者就像巫医的作用一样，帮助英雄在

冒险中安然经受考验，渡过可怖的险阻。这

就意味着仪式的第二个过渡阶段，个人要抛

弃旧有的习惯和状态，正常的行为规则被暂

停使用或夸大。现在的英雄不是之前的他，

也不是未来的他。他处在一种象征性死亡的

状态中。

当英雄以一种新的状态，带着神的恩赐

重新回归社会。最后当回到正常世界的时机

成熟时，这位被传授奥秘者实际上就像经历

过重新出生一样。这就是仪式的融合阶段，

个人以新的状态重新融入到社会中。这个阶

段往往镜像了第一阶段。在分离仪式开始时

脱掉的衣服被重新穿上，信徒离开教堂时又

做着进入时用圣水划十字的同样动作。崇拜

者或新成年者虽然重返世界，但却有所改

变。一个经历通过仪式的人，前后已经不完

全一样了。

英雄神话的模式，不仅在过程上与通

过仪式等有着相似的结构，而且在空间上也

有某种结构上的对应关联。在宗教里，崇拜

场所本身就像是一个上演神话这个神秘剧的

剧场。“各处都有特别的神圣场所。任何英

雄诞生、经受锻炼或返回空虚之处都加上标

志，视为圣地。在那里建造一座神庙以表明

该处是绝对中心，并激发绝对中心奇迹的产

生；因为这地方是获得丰硕成果的突破点。

有人在这个点上发现了永生。因此，这个点

给人以通过默想取得成果的信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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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走到圣坛去的人是在模仿原先的英雄。

他的目的是以排演那普遍模式为手段而在自

己的内心中唤起那使生命集中、使生命更新

的形式的回忆。”(《千面英雄》，P35)拜神

者进入神庙，一如被吞进了鲸的腹腔。这里

的英雄朝内进入，以便能再一次出生。在神

庙里他想起自己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在

神庙的路旁和神庙的入口矗立着奇形怪状的

巨大的雕像，它们就像是神话中守卫边界的

吃人妖魔，它们就是阈限的守护神。正如利

明说到的天主教的大教堂，“天主教传统的

哥特式大教堂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的造

型像个十字架立在那里象征基督的躯体。教

堂的外面是非基督教的怪兽雕像，使崇拜者

自然感到自己和神话英雄一样，踏上了通向

另一世界的路程，那是死亡的世界，新的生

命可以从那里诞生出来。正如基督教通过龙

口把亚当带入伊甸园，摩西通过截然分开的

红海。凶猛的庙宇守护神是许多宗教传统所

共有的，而且几乎总是站在各种神话传说中

阴间地府的入口处。”（引自戴维·利明、

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P145）

宗教信徒们在进入神庙之时，就经历了

一次变形。他把自己的世俗属性留在外面；

他抛弃自己的世俗属性就像蛇蜕皮一样。利

明写道：“天主教徒走过了层层大门之后

（也就是在基督里得到新生），他会发现自

己站在那座形似十字架的教堂底部。此地

（门廊）有一个不大的圣水池。他把手指浸

在圣水里，然后在身上画十字，那是在象征

性地一再行洗礼中的圣礼，行了洗礼，他就

如同孩子一般开始具有神圣的身份。从普遍

的意义上说，他是在为踏上英雄的行程而使

自己洁净，正像基督当初接受施洗约翰的洗

礼时所作的那样。信徒进入中殿之后，发现

一个洗礼盘，这进一步使他想起自己童年时

期的洗礼。正是在这象征基督躯体的教堂中

殿，要履行英雄隐修和探求的仪式活动。受

戒者通过祈祷，反省，得到比自己聪慧的人

帮助，并领悟了探索永生的经卷之后，就可

以参加那赋予生命的、纪念基督献身的神秘

典礼了。基督徒在吃下面包并喝下酒时，不

仅经历了基督的死，而且在这样做时他自己

再生了。”（引自戴维·利明、埃德温·贝

尔德《神话学》，P145）

约瑟夫·坎贝尔的研究在受到一些人追

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人严厉的批评，理

由是他的研究不够理性和严谨。坎贝尔的神

话理论虽然较缺乏一般神话学理论的严谨与

系统化论证，遭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

但也确实为研读神话的人开启了另一个视

窗，他所倡导的那种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对于

局限在某一国别或地区之内的坐井观天式的

研究，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我们还可以从

《千面英雄》得到某种启示，从心理学的角

度揭示神话的奥秘。

神话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产物，它的形

成、传播、遗留和变形，以及它所发挥的任

何一种文化功能，总是和人的心理状况息息

相关的。而问题是涉及到人的心理，它就不

像功能派所侧重的外在行为那么容易“观

察”。人类的心理需求是何等的复杂，我们

无法复原历史，更不能复原创造神话的那些

远古人类的心理。对于神话所有的心理解

释，只是我们用我们今天的心理状况来猜

测和假设祖先人类的心理罢了。无论再怎

么分析，我们毕竟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

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测度原始形态的思

维方式，其中必然有对“样本”的新的污

染，不可能完全以客观的方式被重视。

“解释神话并没有一定的方法，也不可能

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

定坎贝尔对神话的解释。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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